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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临湘方言中“崽”的语法化路径研究

涂 港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崽”虽然是一个方言词，但使用范围较广，其用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在湖南临湘方言中，“崽”

的用法多样，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临湘方言中的“崽”作实词、词缀及概数助词的用法并存，

且各类用法下又有细分的不同使用情况，语法化程度较高。本文尝试在对临湘方言中“崽”的共时变体进

行分析基础上，根据共时关系与历时轨迹的对应关系推测分析其语法化路径。

关键词：崽；临湘方言；语法化；语法化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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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临湘位于湖南省的东北部，与湖北省和江西省相邻。多数学者认为临湘方言属于湖南赣

语。鲍厚星（1985）在湖南汉语分区图中将临湘划入赣客方言区。周振鹤、游汝杰（1985）

在调查绘图中认为临湘更接近赣语标准点。而《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将临湘划为赣语

的大通片。临湘方言在归属上应是湖南赣语。但总的来说临湘方言的研究还不很充分。此外，

临湘方言的历时语料保存较少，很难按照寻找分析历时语料、推断其历时演变轨迹的方法完

成调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用共时变体推测历时演变轨迹的方法对临湘方言“崽”的语法

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

“语法化”这一概念的命名与定义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我们可参考吴福祥（2004）对语

法化的说明。“语法化”指的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或现象，典型的语法

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

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而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法化路径会形成一个个的小阶段，相邻阶段

之间存在着共性。阶段相接，形成了一条语法化链。语法化链涵盖了历时与共时两个方面。

语法化链上的各个阶段，离坐标原点越近则语法化程度越低，语义相对实在。如向两轴方向

延展越远则语法化程度越高，语义相对虚化。

图 1：语法化链的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彭睿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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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睿（2009）曾详尽地论述了语法化链共时维度与历时维度的关系。并根据语法化链形

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在历时语料不充足的情况下如何据共时变体推断其历时演变的

方法。他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检测了此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本文在探究“崽”

的发源与使用的基础上，尝试对“崽”的共时变体进行分析，以探求其语法化路径与动因。

2.“崽”的发源与使用

“崽”最早可查的记录是汉代扬雄的《方言》。《方言》的第十卷中解释到：“崽,子

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基础汉字形音义说解》（1998）中对“崽”的注

释是：(一)本义指儿子。字形是由古 (子)字形变而来。(二)引申指幼小的动物。“崽”

在中国的使用分布范围相当广，且处于变化之中。据《汉语方言地图集》（2009），“崽”

的功能及地域分布情况如图：

表 1：汉语方言中“崽”作实词与词缀的分布情况

湖南 江西 湖北 广西 贵州 重庆 浙江 福建

实词 67 50 5 14 5 2 1 2

词缀 20 20 4 16 0 0 1 4

实词兼词缀 22 19 3 9 0 0 1 2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崽”在我国多地都有使用。在贵州和重庆“崽”只有实词用

法。其他地区“崽”出现了词缀及实词兼词缀用法。而在最早的记载中“崽”只有实词用法，

这无疑说明了各地现在的丰富用法是语言演变的结果。也就是在不同地区，“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语法化。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在湖南及江西地区“崽”处于实词与词缀用法并存

的动态平衡中，并且使用频率较高。而临湘处于两省交界，属于湖南赣语区，“崽”的用法

也比较丰富多样。

本文尝试站在语法化及语法化链的角度研究“崽”的起源与演变。语法化主要有三种模

式：实词虚化、句法化现象和词汇化现象。王红生（2016）认为：实词虚化是语法化最常见

的、最基本的，虚词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手段。根据语言调查的情况，临湘方言中的“崽”

可能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属于实词虚化。我们将对“崽”的共时变体进行研究，以探究

推测其在漫长历史时期演变的路径及动因。

3.“崽”的共时变体

3.1“崽”作名词

“崽”承袭其最初的意义与词性，做名词时表达“儿子”义。但在继承的同时意义也有

一定扩大，不再仅仅指儿子，女儿也成为其义项之一。也正是因为“崽”兼有“儿子”与“女

儿”的意义，结合起来也可以表达“孩子”的意义。若强调男女区分时，“崽”偏向于表达

儿子义。女儿义会用“女”来表达。 语音上与普通话的“崽”一致。

（1）我崽还冇回来。（我孩子还没回来。）

（2）隔壁屋里就只他一只独生崽。（隔壁家就只有他一个独生子。）

http://gongjushu.cnki.net/refbook/R201210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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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不是话你里伢崽去学校哒？（你不是说你们孩子去学校了吗？）

（4）人越老越像个细伢崽。（人越老越像个小孩子。）

（5）箇个是他大崽，那个是他细崽。（这个是他大儿子/女儿，那个是他小儿子/女儿。）

“崽”作名词时，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可以受其他成分的修饰限定形成定中结构。同

时也可以与其他名词构成并列式结构，如与“伢”共同表示孩子的意思。（例如：湖南岳阳

华容话中就称呼儿子为“伢儿”。）构成并列结构后同样可以受到其他成分修饰限定，如“伢

崽”可受“细”和“大”的修饰限定。需注意的是意义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细伢崽”不

表示最小的孩子，只表示小孩。而“细崽”只表示最小的孩子，不表示小孩。

罗昕如等（2008）调查到祁阳、邵阳、源潭、娄底等方言在名词后附加词缀“崽崽”表

小称，但临湘的情况与其不同。临湘话中“崽”字可以重叠，但只是加于人名后，不能后加

在一般名词。临湘方言的“崽崽”带有儿童语言的特点。一如家长与年幼的儿童对话时喜欢

将单音节的名词叠音化。例如将“花”称为“花花”、“吃饭”称为“吃饭饭”、洗澡称为

“洗澡澡”等。叠音化后，我们觉得它带有更强的亲昵可爱意味。“崽崽”也是如此。

此用法还处于语法化链始端，语法化程度还很低。词性上还是名词，语用和语音变化基

本不大，语义有一定扩展。

3.2“崽”作词缀

“崽”的词汇意义进一步虚化，但能够表达的语法意义更加丰富。语音上变得轻且短。

句法位置越来越固定，并依附性较强。“崽”原本是没有词缀用法的。现在的“崽”能作词

缀进入多样的结构，这显然是语言演变的结果。本文中“崽”作词缀及作概数助词时所表达

的意义严格来说是其依附在实词或在结构中表现或强化的意义，不是它本身实在的意义。语

音上发生磨蚀，“崽”弱化成轻音。

3.2.1“崽”表“亲昵喜爱”义

“崽”作词缀加于姓名或一般名词后，带有指小意味，并且含有亲昵喜爱的情感色彩。

“崽”附加于一般名词后可以根据名词有无生命的特性以及人主观认知中的生命力强弱，分

为不同情况。也就是在“崽”表“亲昵喜爱”义下，我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崽”用在晚辈姓名的名后，表示对晚辈的亲近喜爱。

姓名 李明 张元 张立达 黄博恒

昵称 明崽 元崽 立崽/达崽 博崽/恒崽

（6）你不是话你里明崽读书去哒？（你不是说你们明崽上学去了？）

（7）我带达崽出去玩去！（我带达崽出去玩！）

若名为双音节，那么在发音的省力前提下由家庭内部根据习惯约定选用其中一字。如姓

名为“张立达”，则对其的昵称为“达崽”或“立崽”，但是这种形式使用相对较少。因为

名为双音节的可以略去姓氏，称呼其名，这样也具有一定的亲昵色彩。如：“张立达”可以

称呼为“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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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崽”在动物或植物名称后，表示幼小或喜爱。

动物：狗崽、鸡崽、猪崽、鱼崽、兔崽、猴崽、虫崽等

（8）他里喂咯鸡崽长得真好耶！（他们喂的小鸡长得真好！）

（9）山上冇得么里兔崽哒。（山上没有什么兔子了。）

植物：竹崽、笋崽、豆崽、辣椒崽、梨崽、桃崽等

（10）我去挖点笋崽吃。（我去挖点笋子吃。）

（11）今年咯桃崽好贵哟！（今年的桃子好贵哟！）

（三）“崽”用在无生命的物体后，表示体积、面积小或者感情上的亲昵喜爱。

物体：凳崽、杯崽、桌崽、瓶崽、本崽、盆崽、桶崽等

（12）没看到哪个写作业本崽都不拿出来咯。

（没见过哪个人写作业连本子都不拿出来的。）

（13）你去拿个瓶崽把我。（你去拿个瓶子给我。）

3.2.2“崽”表“蔑视”义

“崽”作词缀表示对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晚辈或一般男性的蔑视。其中又可以根据蔑视

或消极意义的轻重程度分为两种情况：

（一）用于晚辈或一般男性，蔑视或消极义较轻。

憨巴崽（呆头呆脑的人） 哈心崽（傻子） 败家崽（败家子）

懒死崽（十分懒惰的人） 骗子崽（骗子）

（14）他那个败家崽，好多钱都败得落。（他那个败家子，多数钱都花得掉。）

（15）哈心崽一个，你跟他计较么里？（傻子一个，你跟他计较什么？）

（16）懒死崽，天天不做事，只晓得玩。（懒死鬼，天天不干活，只知道玩。）

（二）用于一般男性，蔑视或消极义较重。

狗屎崽（没有具体的意义，表示一种轻蔑与不屑）

短命崽（受人厌恶，甚至让人望其短命的人）

畜生崽（畜生一样的人） 冇用崽（没用的人） 打工崽（打工的人）

（17）你一个打工崽赚得好多钱啦？（你一个打工崽赚得了多少钱？）

（18）我要去打死那个畜生崽！（我要去打死那个畜生！）

（19）短命崽！你天天不做好事！（短命鬼！你天天不做好事！）

后一种情况所表达意义比前一种情况要消极得多，“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本来实

在义。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崽”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文化背景离不开。中国这一血缘宗法

观念极强的社会，一般是不会将带有极度消极意味的词用于血亲之间。从而形成了这样不同

词义轻重有对应的使用对象的情况。3.2.3“崽”表“小”义

“小”还是一个较为概括抽象的意义。临湘方言中“崽”可以就数量上、程度上或时量

上分为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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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崽”表数量少或程度轻

（20）我只要一点/一点点/点/点点崽饭。（我要一点/一点点饭。）

（21）箇只狗崽还只一点/一点点/点/点点崽大。（这只小狗还只有一点点大。）

（二）“崽”表时量短

根据何亮（2016）对汉语方言主观时量时间词的研究，湘方言中主要使用的主观时量时

间词有：下、刻、向及阵 2。赣方言中的主观时量量词有：下、刻、会、阵 1、报及发/垡。

“阵 1”表示“一会儿”，“阵 2”表示“一段时间”。结合方言调查我们发现临湘方言中使

用的主观时量量词有：下、刻、向及阵 1。临湘方言中的“下” 作主观时量量词时相当于普

通话中“会”，从而“一下崽”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会儿”。意义层面上，“下”、“刻”

与“阵”都表示模糊概念的一小段时间或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向”表示模糊的一段时间，

时间上比前三者更长。如:

（22）她一下崽就来。（她一会儿就来。）

（23）他箇一阵崽冇得空。（他这一阵子没有空。）

（24）你娘老子出去一刻崽只要不得？（你妈妈出去一会儿都不行吗？）

（25）我那一向崽只冇看见他。（我那一段时间都没看见他。）

3.3“崽”作概数助词

“崽”作概数助词语法化程度更高，几乎完全失去其本义。意义上与普通话中的“左

右”相当，但用法更加丰富。不能单独使用或充当句法成分，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且位置比

较固定。“崽”作概数助词时进入的结构基本都是数量名结构的变体。“崽”可以与概数及

其他概数助词连用，这与普通话有着较大差异。普通话中概数一般不与概数助词连用，并且

概数助词也不能连用。这也表明临湘方言中“崽”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在已经表达出概数意

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概数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26）他只吃得一碗崽饭。（他只能吃大概一碗饭。）

（27）我也只来过两回崽，不记得他屋在哪里哒。

（我也只来过两回左右，不记得他家在哪里了。）

（28）你怕是只有十七八岁崽？（你怕是只有十七八岁？）

（29）才跑五六趟崽，你就果么吃亏哒？（才跑五六趟，你就这么累了？）

（30）块把崽钱算哒！算哒！（块把钱算了！算了！）

（31）我伢崽一年就来看我次把崽。（我孩子一年就来看我一次左右。）

我们分析了“崽”的共时变体，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崽”并存的各种用法。它正处

于名词、词缀、概数助词并存的时期，并且词缀用法下还存在着三种细分用法。首先，这为

我们确定“崽”是否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提供了直接证据。其次，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推测研

究其语法化轨迹提供共时变体的材料。我们也能更好地分析以共时变体推测历时轨迹的可行

性与“崽”语法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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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崽”的语法化路径

我们要明确由共时关系推测历时演变方法是有使用条件的，并非所有语法化现象都可以

由共时关系推知其历时演变。假定一个语法化链的各个共时变体在某一时期较活跃，而相关

语法化项的历史语料不丰富，那么理论上就可以根据共时变体之间的关系来推测相对应历时

阶段之间的演变脉络及其赖以发生的语义语用和形态句法环境。而此种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时变体所在的历史时期。“共时参照平面”及其有效性语法化链总

是相对一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的。较早的历史阶段可能在这些历史时期保留下来，成为语法化

程度不等的共时变体。这些历史时期可称作“共时参照平面”。不同的共时参照平面的价值

不相等。语法化成项产生的历史时期往往较为完善地保留了语法化链的各个阶段，因此能较

为真实地反映其演变脉络。

“崽”的名词用法普遍存在且处于语法化链的始端，在临湘方言中具有较充分的用例。

“崽”的词缀用法研究也较为充分，它是由始端的“崽”发展而来的事实也少有争议。但具

体阶段的演变路径研究还比较少，其助词用法研究就更少了。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文献书籍

中有关于“崽”的零星记录和使用，但多为名词用法，少部分是词缀用法，几乎没有涉及助

词用法。《汉语方言地图集》（2009）关于汉语方言中“崽”作实词与词缀的分布情况的统

计中，没有涉及“崽”语法化程度更高的助词用法。长沙方言中的“崽”也未发展出概数助

词的用法。从而推测临湘方言的“崽”很可能处于助词用法形成不久的历史阶段，具有作为

研究“崽”的词缀用法到助词用法有效共时参照平面的条件。“崽”的名词、词缀及助词用

法还保留于当下的同一共时平面，且各用法都较为活跃。因此，以共时关系推测历时演变的

方法很可能适用于此共时平面临湘方言的“崽”。从而，我们归纳出“崽”共时变体的语法

语义演化情况，并规定坐标原点也就是始端的“崽”为“崽 0”，而后以语法及语义为区别

特征将崽分为崽 1、崽 2、崽 3、崽 4及崽 5。分别对应“崽”作名词、词缀及助词时表达不同

意义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推测归纳其真正类属及演变轨迹。

图 2：临湘方言“崽”的共时变体分析

关于语法化问题，吴福祥（2013）结合以往的研究，提出语法演变的机制是四种。重新

分析与扩展为内部机制，语法借用与语法复制为外部机制。我们认为临湘方言“崽”的演变

主要依赖于内部机制。王红生（2016）认为当前人们认识的虚化条件区别主要可以归纳为三

类：单式条件、加合式条件、融合式条件。单式条件观点认为实词虚化只有某一条件造成。

加合式条件观点认为实词虚化有多种条件加在一起造成。融合式条件观点多综合多个条件来

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其影响因素应该是错杂交织，相互融合的。我们很难说出到底是哪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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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先发生作用，从而带动其他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语言是多个子系统架构而成，各系统各成

分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变化都极有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的变化。除了语言内部的影响，还有

语言外部复杂因素的参与。语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

4.1“崽 0”向“崽 1”的演化

“崽 1”是“崽”作名词表“孩子”义。根据罗昕如（2003）对湘南土话 19 个选点的

考察，湘南 19 个点有 17 个有使用“崽”，并且“崽”的意义都是“儿子”。这 17 个使用

“崽”的方言点都完全继承保留了“崽”的本义，处于语法化链的始端。临湘方言中的“崽”

表达的是既包括“儿子”又包含“女儿”的“孩子”。在强调区分男女时，多用“崽”表“儿

子”，为了帮助区分用“女”表“女儿”。“崽 0”到“崽 1”的过程中，“崽”的意义出现

了泛化。而泛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词的概括性更强，更有利于词义虚化及语法化的发生。词义

的演化可能会引起词语法意义的变化。可以说“崽 1”不完全处于语法化的始端，有向下一

阶段发展的趋势。

4.2“崽 1”向“崽 2”的演化

“崽 2”是“崽”作词缀表“亲昵喜爱”义。其中又有三种具体情况，分别是后加于人

名、动物或植物及物体的情况。总体而言所附词根的生命力越弱，“崽”的语法性越强。我

们可以归纳出“崽”在不同结构中语法性强弱顺序：名＋崽 <动物＋崽 < 植物＋崽 < 物体

＋崽。此阶段下小的语法化链也是按此顺序排列的。“名＋崽 ”中的“崽”还保留了较多

的初始意义。使用范围由第一阶段“孩子”发展到对晚辈的亲昵喜爱。“动物＋崽”是由人

类对孩子或晚辈的称呼发展而来的，都具有幼小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既是一种类

推，也是一种隐性的重新分析。我们结合部分历时语料：

（32）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

有什么疑的！”（清《红楼梦》）

（33）尤二姐笑道：“猴儿崽的，还不起来呢。说句顽话，就唬的那样起来。你们作什

么来，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清《红楼梦》）

（34）剑客道：“猴崽子，我要叫你跑三里地，那算你本事大，我也不撒鹰放犬。”（清

《三侠剑》）

“猴儿崽子”在《红楼梦》中反复出现。我们认为应该把“猴儿”和“崽子”视为两个

结构，在清代的不同小说中存在着省略“儿”和“子”的情况。当它们不同程度的脱落，“崽”

可能会被同化继承它们的功能，从而使整体发生结构上的变化。现在的“猴崽”便已凝固成

了一个词。“植物＋崽”是“动物＋崽”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物体＋崽”这一结构中“崽”

的意义是由幼小引申到面积或体积上的小，已经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引申。这一演变过程非常

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它的变化。但作为名词的“崽 1”通过类推机

制不断虚化，语法化程度不断加强。“崽”不断向语法化终端靠近。

4.3“崽 1”向“崽 3”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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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崽 3”是“崽”作词缀表“蔑视”义。这样的意义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晚辈或一般

男性而言的。这首先与“崽”本义指“儿子”，现在指“孩子”有关。而后“崽 2”的“名

＋崽”的情况下引申到可以用于晚辈。这样的“藐视”来自于他人的不良特征、生理缺陷、

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词汇的使用者站在高人一等的主观心理认知角度。中国社

会重视等级尊卑，年龄与辈分是等级次序的重要影响因素。父为子纲和长兄如父这样的观念

长时间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作为晚辈或儿子是应该接受父辈和长辈的教育与批评的。但若被

其他人称呼为“儿子”或“孙子”则是对本人极大的侮辱。“崽”所代表的人群年幼、社会

地位较低，长此以往也容易引申发展到具有其他共同特征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这是“崽 1”

向另一个方向维度上发展的结果。“崽 2”和“崽 3”都是由“崽 1”演化而来的，只是两者

由“孩子”及“幼小”的特征上形成不同的语法化方向。“崽 2”和“崽 3”是平行关系。

4.4“崽 2”向“崽 4”的演化

“崽 4”是“崽”作词缀表“小”义。这里的“小”不再是“幼小”，而是数量少、程

度轻或时量短。这是“崽”的“小”义在数量、程度以及时量上的发展。实质上“崽 2”、

“崽 3”和“崽 4”都具有指小的特征。并且三者都受主观性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影响。前两者

带有较强烈的情感色彩。但二者不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尤其是褒贬义方面。多种语言中有

“孩子”、“儿子”及“女儿”等义的词汇演变为具有指小意义的词缀。如韩语、西班牙语

等语言中也有此现象。Heine 等（1991）将语法化看作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他们将

各个基本的认知域排成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等级：人>物>活动>空间>时间>性质。这是受人

们认知领域的转移规律影响而发生的语法化。

4.5“崽 4”向“崽 5”的演化

“崽 5”是“崽”作概数助词表概数义，其语法化程度较高，处于此参考共时平面语法

化链的终端。“崽 5”作概数助词时进入数量名结构或其变体，表达“左右”或“大概”的

意味。“崽 5”也可以与约数及其他概数助词连用，这与普通话有着较大差异。普通话中约

数一般不与概数助词连用，概数助词也不能连用。临湘方言中“崽”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在

已经表达出约数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概数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黄小丽（2018）在对汉语名词语法化的研究中又将汉语名词语法化路径细分为五条。其

中与临湘方言“崽”语法化情况相似的路径是：“名词→（类名词→）词缀/词内成分→（助

数词）”。本文认为“崽”由词缀发展为概数助词，这是指小意味进一步语法化后在结构中

展示出这一主观心理认知的结果。尽管“崽”作概数助词时表达的是概数义，但如果我们仔

细在语义语用层面分析会发现它仍表达出了主观小量的意味。例句（28）中的相邻基数词“五

六”连用已经能够表达概数了，“崽”只是强化其概数意味。但同时“崽”的参与使说话人

的主观认知流露出来，他认为五六趟太少，不应该就累了。反之，如果他认为太多那么他就

不会使用“崽”。这是人们认知的发展与适应。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推测归纳出临湘方言“崽”完整的语法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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崽 2 崽 4 崽 5

崽 1

崽 3

词义的变化、句法位置的改变和语音的弱化是“崽”发生语法化的重要动因与表现。人

们的认知规律的制约与认知的心理的变化适应同样参与着它语法化的过程。语言的表层是为

了深层服务的。人们深层机制的普遍规律很可能也会表现于表层。同一词汇或结构语法化也

可能发展出两条甚至多条并行路径。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句法位

置，在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发展出具有不同侧重的语法化路径是正常的。语法化也是一个

过程，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不是每一个语法化现象都会发展到语法化的最后阶段。语法化

链的终端是相对的，语法化是始端向终端发展的过程。“崽”作概数助词是此参考共时平面

的终端，是语法化链上的相对终端。

5.结语

湖南临湘话方言的“崽”拥有作名词、词缀以及概数助词的能力，处于多种用法并存的

阶段。我们可以得出临湘方言中的“崽”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的论断。并且其语法化是多

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语言内部的影响，它也深受语言外部的影响。以临湘方

言中“崽”的共时变体推测其历时演变的路径还存在许多有待核实和发现的问题。

在普通话不断推广、临湘与外界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临湘方言除了内部演变，也在经

受着外部考验。它在新时期下也在不断发展，不断适应着新时代的要求。“崽”可能随着社

会的发展变迁，语法化程度不断加深，语法化链不断延申。同时也有可能较长一段时间内变

化非常小，甚至停止语法化的进程。这取决于日后社会发展、语言演变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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